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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的
现状

毒品犯罪已成为社会顽疾，属国际三大灾难性

犯罪之一，其犯罪手段多样复杂，特别是在当前经

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除传统毒品外，更为新

型且隐蔽的合成类精神活性物质（通常称为新精神

活性物质）被犯罪分子不正当利用［1］。这类物质主

要是由犯罪分子对现有已纳入管制的毒品分子进行

化学结构修饰而合成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危害作用

与已纳入管制的毒品相似甚至更强［2］，但是因其未

被纳入国际公约中进行管控，加上新精神活性物质

能够进行形式多样的包装“变身”，例如伪身为“邮

票”“跳跳糖”“奶茶”等，导致这类物质很难及

时被监管部门识别，犯罪分子借此企图逃避法律法

规的有效管控。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出现与滥用，显

然增加了国家对毒品问题治理的难度［3］。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开的数据

可知［4］，2014 年在全世界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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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88 种，然而，截至 2022 年 5 月，全球范围内

的国家和地区则一共报道了 1127 种，可见新精神

活性物质种类在新时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为

加强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公安部联合其他

相关部门在 2015 年出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列管办法》，并通过修改目录方式对列管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动态增减，2015 年列表管控

116 种，经过 2017 年、2018 年和 2021 年多次增补，

当前共有 188 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列入法律监管范

围。近几年，我国陆续开展“除冰肃毒”“净边”“清

源断流”等专项禁毒活动，有力打击了滥用新精神

活性物质违法犯罪问题。但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禁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

件时有发生，其已成为很多吸食传统毒品人员的替

代品［1］。此外，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公布报道以来，

众多国家都经历过新精神活性物质带来的危机，比

如影响极为广泛的美国芬太尼危机［2］，在一些欧

美国家中，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然成为仅次于大麻的

第二大滥用物质［3］，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国

新时期全面禁毒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已经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

的管制，但是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情况仍时有出现，

我国在对其进行管制中依然存在诸多的困境与难点。

二、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中存
在的难点

（一）监测和预警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尚未形成一套综合、全面的新精神

活性物质监测预警系统。当前，我国对于大麻等

传统毒品的防控体系较为完善，但对于新精神活

性物质这一类新型物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还不健

全［4］，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

毒品识别分析方面。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速度

快，其化学结构和药物属性很容易发生改变，甚至

变化之后的物质都是未知的，因此针对新精神活性

物质的监控体系难以做到全面覆盖。不完善的监控

体系会导致预警不及时，进而导致管制滞后，而且，

较多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并不是由国家主动进行防控

而发现的，而是由于发生了某种类型新精神活性物

质被滥用的犯罪行为或者是大量流入市场才被发

现，这种“牵着走”的被动式管控，很难有效打击

犯罪。

（二）立法监管相对滞后

我国现有的关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法规

相对滞后，且规定较为笼统。据联合国毒品与犯

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

全球共报告新精神活性物质达到 1127 种，若考虑

未发现、未报告的，实际种类数可能远大于此。

然而，我国目前已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仅 188

种，这个数据远小于现有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

让未处于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难以依据法律法

规进行管控。此外，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极

快，一旦某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被纳入管控，不法

分子就会通过改变其化学结构、变换包装等方式

重新制作，这一过程并不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就可

完成［5］，但是，法律法规具有稳定性，新法的创

立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根据我国法律罪刑法定原

则，如若在《刑法》中无具体标准，监管人员即

使查到犯罪分子走私、贩卖未列管的新精神活性

物质，也未必能依法立案，并不能给犯罪分子应

有的惩罚，这也助长其他不法分子进行犯罪活动

的侥幸心理，不利于打击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违法犯罪行为。由此可见，我国在管制新精神活

性物质过程中存在立法监管速度一定程度上跟不

上新精神活性物质出现速度的情况，新精神活性

物质有时会面临列管不全的局面，这体现了目前

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立法滞后、列管迟钝的难点。

（三）国内外法律管制存在差异

新精神活性物质虽然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一定

的管制，但是由于这类物质并不受到联合国禁毒公

约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其法律管制的模式与范

［1］王炜，张霞，张梦涛．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

题的管制策略探讨［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34

（6）：68-75．

［2］徐金金，晏拥．美国政府对芬太尼的管制政策

［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20，6：21-29．

［3］初钰霖．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扩张形势与防控策

略［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9，3：109-115．

［4］徐多麒，常林，向平，等．论我国新精神活性物

质监测评估系统完善［J］．中国司法鉴定，2020，6：6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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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J］．公安学研究，2018，3（1）：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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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不同，打击力度也存在差异［1］。我国采用附表

列管模式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管制，2015 年公安

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制定《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列管办法》并运用附表目录的方式确定列管

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进行管控，目前已有 188 种

新精神活性物质被纳入列管目录。美国采用类似物

模式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管制，美国《管制物质

法》规定发现已被滥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与已被纳

入列管目录中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存在相似的化学结

构、毒理效果即可纳入管制。而英国则应用平行立

法的方式进行管制，英国《精神物质法案》规定只

要是能够让人产生精神作用的物质都可以被管制，

与附表列管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该法案附上的是“豁

免物质”名单，从而重点打击未在名单上且能够让

人产生精神作用的物质。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管制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

会导致在各国之间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认定存在

不同意见，这也就导致打击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违

法犯罪活动难以广泛地进行国际合作。而对于毒品

犯罪通常是从管制严的地区流入管制较松的地区，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这一点，借用各国之间由于法律

标准不同形成的“保护伞”进行违法运输和交易。

（四）防范教育效果不佳

如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禁毒教育在毒品防

控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禁毒宣传教育，大多数人对

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较为熟悉，能够进行自我

识别与抵制，但由于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时间

较晚，除了部分专业人员对其较为了解外，社会大

众是没有认知的，甚至完全不知道这类物质的类别

和作用，因此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防范宣传教育

效果不佳。一方面，我国目前的防范教育方式单一，

宣传教育缺乏互动，教育阵地相对局限。主要以标

语形式出现，语言缺乏社会新意，这种宣传教育方

式老套，难以吸引到年轻人的关注，群众更不会主

动学习了解；另一方面，我国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

的宣传不够高效，且没有为特定地点和特定人群进

行针对性宣传，呈现“不分场所，不分人群”的宣

传教育情况，但是能够接触及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

的场所及人群相对固定，比如说，应该重点在娱乐

场所、学校、化工厂等地方进行，应该加强对青少

年、禁毒专业人员等人群的防范教育，做到因地、

因人施教宣传。

三、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难点
的对策

（一）完善监测及预警机制

在管制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完善监测和预警机

制尤为重要。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可从以下方式着手。

1．建立专门的监测机构

通过建立专门的监测机构能够加强对医药行业

的监控管理，特别是对有国际业务的企业重点管理，

对企业销售产量、资金流动等进行检查，各省禁毒

部门可下设专门机构，对本省使用的麻醉、精神药

品数量做好统计，之后比对本省与全国数据，判断

该省有无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风险。

2．强化易制毒化学品流向管控

制造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原料，大多数属于易制

毒化学品，由此，要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产业管理，

监管部门可开展常态化检查工作，高标准核查企业

的审批手续，注重抽查易制毒化学品的出入库情况，

联合交管部门，对运输车辆安装 GPS 追踪系统，掌

握易制毒化学品的流向动态，防止出现流向不明、

被不法分子窃取制作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情况。

3．完善预警与风险评估流程

细化相关法律法规中预警信息的规定，各地禁

毒部门要强化各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查处工作，公

安机关要强化当地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检查，

一旦发现滥用者立即控制调查，并将发现的新精神

活性物质第一时间交给鉴定部门确认，如果是未列

管的，尽快报告给国家禁毒办，由国家禁毒办进行

分析总结，及时向各地发布预警信息。只要是未列

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都需进行阶段性风险评估，

并且赋予评估结果相应的风险级别，级别越高的，

加快其列管进程。同时要注重对毒品鉴定人员专业

水平的培训，优化监测部门的设备，提高发现的新

精神活性物质的检测率，若需严格管控，也可更快

的确定预警信息，及时列管。

（二）健全立法，优化列管

我国立法滞后，列管迟钝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管

制中的一大核心问题，根源在于立法方面存在不足，

［1］张涵卿，陈帅锋．中美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模式

比较研究［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21，27（3）：

36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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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解决管制问题，解决立法问题是关键［1］。一

方面，我国要提高列管工作效率，完善列管增补目录。

打击毒品犯罪，最重要的还是依靠完善、正义的法

律法规，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而新精神活性物质

更新速度极快，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应对，达到

从发现到列入打击范围的快速列管，使立法实现“与

时俱进”。不过，立法过程中还需要排除列管障碍，

在涉及某些医药研发过程中，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

使用到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原料，如若对新精神活

性物质无差别式管控，那么这些企业或部门的生产

加工会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可采用灵活

的列管方式，将多种列管方式结合起来，例如将临

时管制和骨架管制的方式与现有列管方式结合以应

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快速更新特性［2］，各地公安机

关可以及时对新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风险评

估，风险值过大的，可设置临时列管，这样可以及

时打击犯罪，不给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的机会，此外，

从未列管种类的化学骨架入手，采取骨架式管制，

如果化学结构与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类似，则一

同列入管制范围，这样能够避免出现不法分子通过

改变化学结构以逃避法律处罚的现象。

（三）强化部门合作，综合治理

实现综合管制新精神活性物质，需要多方共同

努力。首先要完善禁毒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作，在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案件中，常常涉及到多个部

门的管辖范围，比如公安、医药、食品等部门，因

此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才能够有条不紊

地将各个部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3］。涉及新精神

活性物质的案件中，公安机关最为关键，所以协调

好公安机关内部工作尤为重要，不同警种的工作分

配不同，目前很多犯罪活动在互联网环境中进行，

因为互联网隐蔽性强，而且网络人际关系复杂模糊，

为犯罪分子提供充分的贩运机会，所以在收集预警

信息时，公安禁毒部门可以联合网络安全部门，不

定时组织网上联合巡查，可以提升案件的发现率；

在相关犯罪案件侦破方面，刑侦部门可以联合出入

境管理部门和经济犯罪侦查部门溯源追踪新精神活

性物质，会比刑侦部门单独行动效率更高。协调好

公安机关内部工作，公安机关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也

很重要，公安禁毒部门与食药监管部门、工商部门

等联合综治，形成合力，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

信息碰撞，实现信息价值最大化。其次，部门与群

众之间的合作也不可忽视，群众是政府工作的最大

底气，走访调查线索还需群众提供，综合社会力量

共同打击犯罪。因此，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过

程中，强化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合

作机制，形成合力至关重要。

（四）做好宣传教育，重点突破

毒品预防教育是我国禁毒防控体系的核心部分，

也是禁毒工作的基础所在。新精神活性物质变化快，

演变迅速，相关知识的普及刻不容缓。我国目前的宣

教工作时效性不足，知识体系落后，教育方式单一，

不具创新性，难以引起群众的学习兴趣，亟须进行改

善，重视起来。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关键点在于其

迷惑性极强，群众多因无法识别而错误使用，禁毒部

门应当联合公安、教育等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建立

有效的宣教体系，丰富宣传教育的内容形式，抓住宣

教工作的重点场所和对象。顺应“互联网 +”时代，

禁毒部门可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在网络上投放禁毒知

识，可以根据点击、浏览热度判断网民的兴趣度和关

注度，分析相关数据，知悉网民感兴趣的知识和方式，

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控教育宣传，避免做无用功。尽

管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宣传教育是面向全体群众的，但

是如果能找到重点，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

先找准重点场所，新精神活性物质大多出现在 KTV、

酒吧等娱乐场所，要在这些场所多粘贴警示标语和常

见新精神活性物质类型，以提高群众警惕性。其次是

针对重点人群，对于吸毒者、青少年等高危人员，应

当着重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应多在禁毒所、学校等地

点举办讲座［4］，讲述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知识，

或在学生教材中编入内容，加深学习和理解。只做到

单向的宣传教育，效果很难体现，也应当结合定期采

用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受众的学习情况，用数据来量

化成果，对于成效较低的，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计划

继续组织宣教。因此，要想完善管制，做好宣教工作

不能少，从重点处入手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石经海，赵戈．新精神活性物质法律管制的困

境与出路［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3（1）：58-70．

［ 2 ］ 初 钰 霖 ． 新 精 神 活 性 物 质 临 时 管 制 机 制 研 究

［D］．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0．

［ 3 ］ 郭 思 宇 ． 新 精 神 活 性 物 质 的 防 控 对 策 研 究

［D］．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

［4］王志坤．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研究

［D］．郑州：郑州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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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新精神活性物质类型多变，对其的研究永无止

境，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法分子用于制作新精

神活性物质的仪器会更加精良，也会采用更加隐蔽

的方法更新变换，从而逃避法律法规的处罚。因此，

需要不断加强新精神活性物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

作。此前，国家禁毒委员会建立有专门的实验室——

国家毒品实验室，提升了科学研究的专业性，也计

划在北京市、浙江省、陕西省、四川省、广东省五

处成立分中心，当前已有部分分中心已经揭牌成立。

同时，国家也应结合各地的发展情况分配相适应的

研究项目指标，鼓励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研究分

析，给予充分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不断攻克技术难

关，尽可能做到全方位了解新精神活性物质并研究

出科学的应对方法。因此，加强在新精神活性物质

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助于预测和确定新精神活性

物质的发展动态，对其管制起到重要作用。

（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发展突飞猛进，各个国家都

对其提高了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仅仅

靠各国自身的力量进行打击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新

精神活性物质的国际执法合作已经成为新的合作重

点［1］。我国也应当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主动建立

与国际刑警组织、各国执法机构的合作，与其他国

家之间积极展开沟通，达成共同打击新精神活性物

质犯罪的目标。要加强国际合作，组织多边禁毒关

系行动，建立国际新精神活性物质信息共享平台，

关注国际上的发展动向，对于其他国家列管而我国

尚未列管的种类，我国禁毒部门可对其进行风险评

估，对存在一定风险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监测预

警，或者列入管制范围，我国也要主动分享本国在

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层面的信息，积极为打击防范

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国际范围的犯罪贡献力量，同时

对于本国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打击防范也有益处。因

此，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我国应当加强国

际执法合作，共享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经验。

（责任编辑：彭  曦）

［1］顾辰欣，张黎．全球扩张背景下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研究［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34（1）：10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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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use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has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to China’s anti-drug work. 

Although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trol 

difficulties, such as imperfect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relatively slow legislation, differen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laws and the poor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advocacy. As a result, the abuse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still exists in China.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from six aspects: improving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doing a good job i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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